
9月17日，中秋节，湖北省英山县杨
柳湾镇土门河中心卫生室病人不多，女村
医陈亚接待完上门应诊的患者，带上一盒
月饼，坐上丈夫叶虎的摩托车，翻山越岭，
到平平（化名）家看病。

现年72岁的平平，12年前患上高血
压后，就进入了陈亚的《居民健康档案》管
理名单。每年陈亚至少要上门为她检查6
次，重大节假日也要上门随检。一旦《居
民健康档案》中的任何一个人身体状况出
现异常，陈亚都是随叫随到，且跟踪到他
们指标“稳定正常”为止。

1971 年 11 月出生的陈亚，成长于中
医世家。她身高仅 1.34 米，是一名先天
性胸廓畸形患者。

“舅爷爷是一名远近闻名的老中医，
曾在县医院工作。父亲陈文彬从小跟舅
爷爷学习，成年后在当地从事中医工作，
是一名全科医生，擅长骨科和外科。”陈
亚告诉记者。1986 年，15 岁的她初中毕
业，便开始跟父亲学医，从此走上悬壶济

世的医者之路。
“陈亚在大山里服务村民，已经 38

年了。”陈亚的丈夫叶虎说。
9 月 17 日上午 11 时许，记者跟随陈

亚夫妇的摩托车，翻山越岭往平平家
赶。平平家住在山顶，狭窄的小路两边
布满荆棘和蒿草，陈亚夫妇爬上山顶有
些吃力。

平平的丈夫杨先生将平平的轮椅推
到客厅，然后像招待亲戚一样，热情地给
陈亚一行泡茶。陈亚麻利地给平平测血
糖、量血压。检查完后，陈亚开了些药，
将平平的病况记录在案，叮嘱平平生活
中的注意事项。

土门河中心卫生室负责人刘洋告诉
记者，陈亚每天要么坐诊，要么上门为村
民服务，坐诊辐射周边 1 万余农民，上门
服务对象都是土门河村的村民。

据刘洋介绍，陈亚目前管理的土门
河村村民健康档案中，共有 65 岁以上的
老年人 180 名，高血压病患者 148 名，糖
尿病患者 39 名，精神疾病患者 9 名。每
年，陈亚至少要入户为健康的老年人检
查一次，为所有患慢性病的人检查 6 次，

随检一次，了解他们的生活起居，各项指
标是否稳定，加起来一年为大家服务上
千次。

“我是先天性胸廓畸形患者，从小呼
吸系统就有些问题。”身高仅 1.34 米的陈
亚告诉记者，得这个病的人先天不足，体
弱气短，最怕呼吸系统出问题。

2013 年 1 月，天气寒冷，陈亚一不小
心患上感冒。她吃了些药总不见好，后
来病情急转直下，发展成肺气肿伴呼吸
衰竭，差点病危。随后，她转诊到协和医
院，还进了重症监护室。

通过协和医院医生的精心治疗，20
多天后，陈亚病情稳定下来，但需终身服
药；躺在床上睡觉时，必须使用呼吸机和
氧气机，每年还要到武汉复查一次。

工作时，她身边也不能离开呼吸机
和氧气机。记者在卫生室旁边的专用休
息室看到，这里常年放着一台呼吸机和
一台氧气机。“工作中一旦身体出现不
适，我就会用上它们。因为使用频繁，呼
吸机的面罩和氧管这些耗材会经常更
换。它们会伴随我终身。”陈亚说。

除了吸氧，药也每天不能停。“我每

年吃的药能装满一个纸箱。”陈亚说。
这些年，陈亚多次参加县级村医业

务培训。2001 年至 2004 年，陈亚还脱
产两年参加了长江大学的临床医学专业
学习，取得大专学历。随着医疗知识的
学习积累，陈亚的临床诊断水平飞速提
高，内外妇儿各科都会，找她看病的村民
越来越多。

十几年来，冬冷夏热，为防止冬天呼
吸机面罩的水汽流到颈上被冻醒，陈亚
每晚睡觉脖子上必须围条毛巾；夏天面
罩贴脸，散开的头发贴后颈，陈亚早上起
床，颈上常常满是汗水，头发也会汗湿。

陈亚睡觉的房间不能装空调，担心
室内的气温和室外相差太大容易感冒，
陈亚连电风扇都不能吹。“这些麻烦和障
碍对我来说不算什么，好好活着，为村民
看好病，比什么都重要。”陈亚说。

如今，陈亚每年都要去武汉的大医
院复查病情，检查完后医生总会恭喜她

“又能多活一年”。对此，她笑着跟记者
说：“我要珍惜现在拥有的每分每秒，为
村民提供更多的健康服务。”

据《楚天都市报》

“这一声妈妈，我等了37年！”

9月9日上午，在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刑侦大
队的会议室里，法医黄雯宣读完DNA鉴定报告后，年过
四旬的强强（化名）凝望着65岁的杨群芳，停顿片刻，喊
出一声“妈妈”。杨婆婆抹着眼泪，说道：“伢子，这一声
妈妈，我等了37年啊！”

37年前，只有4岁的强强跟着外婆从湖南回四川探
亲，在武昌火车站转车时意外走失，此后音信全无。公
安机关接到报案后，坚持不懈地查找了许多年，直到今
年9月4日，终于找到了强强。

“要不是你们，我这辈子都见不到我的儿子了！”在
认亲现场，杨婆婆拉着民警的手说。

4岁男孩在武昌火车站走失1
杨群芳的老家在四川，嫁到湖南

省沅江市泗湖山镇，生了儿子强强。
1987 年 2 月 6 日，杨群芳的母亲甘碧
英带着 4 岁多的外孙强强，从湖南省
沅江市回四川老家，来到武昌火车站
转车。那天夜晚，在候车室里，强强喊
饿，甘碧英让同行的老乡帮忙照看强
强，自己走出候车室去买包子。甘碧
英回到候车室时发现，老乡睡着了，强
强不见了踪影。甘碧英连忙喊上老乡
一起寻找，站内站外找了几遍，一无所
获。她当即向铁路公安报了案。由于
当时技术条件有限，没有找到线索。

“当我得知儿子走失了，站都站不
稳，不知道该怎么办。孩子的外婆几
天几夜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杨群芳
告诉记者，孩子的爸爸和大伯赶到武
汉四处寻找，联系了多家电视台播放
寻人启事，都没有消息。这么多年来，
家里人无数次外出寻找，几乎跑遍了
湖南、湖北、四川，“37 年了，每次一想
到这个伢子，我的眼泪就止不住。”

2017年，儿子走失整整30年后，杨
群芳再次来到武汉寻找儿子，向武汉市
公安局武昌区分局求助，希望警方帮助
寻找丢失多年的强强。武昌区分局刑
侦大队民警采集了杨群芳的血样，并录
入 DNA 数据库进行比对，遗憾的是没
有比中。

办案民警多次前往武昌火车站寻
访当年的工作人员及周边人员，由于年
代相距久远，没有获得有价值的线索。

9 月 9 日上午 9 时，强强在青山区
分局民警杨壹博、谭力的陪同下，来到
武昌区分局刑侦大队会议室，等候妈
妈的到来。

即将和妈妈相认，强强激动的心
情溢于言表。见到记者，他用青山口
音 的 武 汉 话 ，聊 起 了 幼 年 的 模 糊 记
忆。“小时候的事情基本上不记得了，
但有些记忆很清晰。我记得我家门前
有一片玉米地，还有一条很宽很宽的
河。”“我爸是杀猪的，过年时做的狗肉
火锅特别好吃！”“我记得我有个弟弟，
妈妈总把他抱在怀里。”

强强说：“我怎么走失的，已经完

全没印象了。我只记得我睡着了，醒
来的时候躺在床上，周围还有一二十
个小朋友。后来才知道，那里是儿童
福利院。”“后来，我被养父母领养。这
些年来，养父母对我很疼爱，就像亲生
的一样，如今，两老都已过世，我也早
已成家立业，有一儿一女。”

上午 10 时许，杨群芳和小儿子、
儿媳从湖南老家赶来，大步走进会议
室。“像！像他爸！”见到强强，她上下
打量：“让我看看你的脚。”

“对咯对咯，大脚趾上有个丫！这
是小时候被砖头砸的，我这个伢子从
小调皮得很！”杨群芳一边指着强强的

脚趾，一边回头笑着对民警说，两眼却
涌出了泪花。

“根据现有资料和 DNA 分析比对
结果，支持杨群芳是强强的生物学母
亲。你们是一家人，恭喜你们！”法医
黄雯宣读了鉴定报告。母子俩四目相
望，片刻寂静后，强强喊出一声“妈
妈！”杨群芳和儿子紧紧相拥，“伢子，
这一声妈妈，我等了 37 年！”

随后，杨群芳郑重地向民警赠送一
了面写有“寻人解困感激不尽 人民警
察一心为民”的锦旗。她拉着民警的手
说：“要不是你们，我这辈子都无法见到
我的儿子啊！” 据《楚天都市报》

运用最新技术DNA比对成功2
2017 年以来，武昌区分局刑侦大

队民警只要得到相关线索就前往核
查，去过广东、福建、浙江、四川及湖
北省内的多个地市，可惜见到的人都
不是杨群芳的儿子强强。

2021 年，武昌区分局刑侦大队民
警蔺永康接手此案，再次采集了杨群
芳的血样，然后送至技术部门，继续
细致梳理相关线索。“只要有一线希
望，我们都会尽百分之百的努力！”他
对杨群芳说。

“ 那 时 ，杨 群 芳 的 丈 夫 已 经 过
世。我们只能采集她的 DNA。对于
男性还需要比对 Y 染色体。仅是单

亲比对，只能排除亲缘关系，或者给
出双方存在遗传可能性的结论，无法
直 接 认 定 ，寻 找 工 作 存 在 不 小 的 难
度。2021 年，我们重新采集了血样，
运用最新的技术提取了更多的 DNA
位点。”武昌区分局刑侦大队法医黄
雯告诉记者。

今年 8 月初，武汉市公安局刑侦
局接到公安部下发的线索：一名 42 岁
的男子与强强的特征很相似，该男子
就住在武汉市青山区新沟桥某小区。
青山区分局刑侦大队和新沟桥派出所
民警立即上门对他开展核查。民警了
解到，该男子亲生父母不明，30 多年

前，养父母从福利院领养了他。
得知这个消息，武昌区分局刑侦

大 队 的 办 案 民 警 们 仿 佛 看 到 了 曙
光。在武汉市公安局刑侦局的组织
下，武昌、青山分局密切协作，青山区
分局刑侦大队和新沟桥派出所民警
采集了该男子的血样。

与此同时，武昌区分局再次联系
杨群芳，并联系湖南当地公安机关，
协助采集了杨群芳和她的小儿子等
人的血样。8 月 13 日，4 份 DNA 样本
被送至武汉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9
月 4 日，司法鉴定中心传来好消息：
比对成功了！

“这一声妈妈，我等了37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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